
翻开法国这两天大大小小的报纸，满
眼都是巴黎遭到雾霾袭击的消息。笔者
在法国前后生活数年，虽然平时在跟当地
朋友聊天时，也会不时听到法国朋友们关
于糟糕天气的抱怨和调侃，有的朋友甚至
专门用“灰”和“雾”两个词，杜撰了一个在
正规法语当中完全不存在的“灰雾”一
词。但是，当地媒体如此连篇累牍地发表
关于雾霾污染的报道，近几年还是第一次
见。

其实对于法国这样一个惜“阳”如金
的民族，这样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记得
笔者刚刚来到巴黎时，一个当地朋友到我
家做客，在我带领他参观完寒舍之后，对
方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房子阳光怎么
样”？笔者诧异其关注点如此奇怪之余回
答道，“一般般吧，天好的时候太阳也可以
晒到客厅的二分之一”。闻听此言，这位
朋友立刻做出一副遗憾至极的表情说道，

“你要知道，在巴黎能晒到太阳是多么奢
侈，房间如果没有阳光是多么遗憾！”随
后，他一声叹息道，“夕照也没有吗？在这
里，哪怕是夕照也是极好的啊”。

从那个时候起，笔者才对法国人于阳
光海滩的追求恍然大悟，开始知道在巴黎
能够享受阳光是一件美事。每年夏天，巴
黎市政府甚至不惜斥资数百万欧元在塞
纳河畔人工造一个沙滩，满足那些大部分
因为囊中羞涩不能去南部享受日光浴市

民的需要。由此可见巴黎人对太阳好似
“夸父追日”般热情和执着有多么强烈！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霾锁花都之后，法
国人开始坐不住了。眼下时值法国市镇
选举的决战时刻，各路候选人马纷纷临时
将污染治理措施纳入自己的施政纲领。
从某种程度上讲，污染治理此时甚至能够
左右市镇选举的选情。要知道市镇选举
在法国可是除了总统大选和立法选举之
外最为重要的普选。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造成这次霾锁
花都的原因。日前，当地环境部门在雾霾
后表示，少风、昼夜温差大等气象原因促
成了严重雾霾天气的形成。但不久后，相
关部门又承认汽车尾气的排放才是罪魁
祸首。具体来说，是柴油。就像当地一位
长期跟踪交通问题的记者朋友向笔者所
介绍的，柴油应该为这次空气污染负上主
要责任，因为在道路交通所排放的污染微
粒中，其中 70%是柴油“贡献”的。很多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疑惑，难道法国还用
柴油吗？在很多人心中，法国似乎应该使
用“航空汽油”才符合法兰西“高大上”的

形象。但事实是，法国确实使用柴油，而
且跑在路面上的柴油车占上路汽车总数
的 60%。说到柴油车在法国大行其道的
原因就复杂了，简单来说就两点：一是柴
油发动机使用寿命长，二是比汽油便宜。
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经济实惠”。

有人说，既然知道柴油是法国空气恶
化的“首恶”，那干脆禁掉柴油或者减少柴
油汽车的生产不就行了。正常的解决思
路确实是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嘛。但
在法国特有的政治生态中，就没那么容易
了。近 30 年来，无论是左派当权，还是右
派主政，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直言取消或限
制柴油。因为自 1980 年以来，为了挽救
本国的汽车行业，法国政府开始推动并鼓
励本国的汽车制造商更多生产使用柴油
作为燃料的汽车。因为这样的汽车虽然
造价略贵，但胜在柴油价格低廉，使用几
年就可以很快摊掉购买时多付出的那部
分钱。同时，政府还给予柴油特殊财税补
贴。目前为止，法国加油站的柴油比汽油
便宜好几毛钱（欧元）。简单算一下，以当
地一辆油箱为 60 升的普通中型车为例，

使用柴油比汽油单次加油（按满油算）便
宜近 20 欧元。要知道，在巴黎一家普通
餐馆吃一顿午餐，一个人也用不了 20 欧
元。

日前，笔者读到一条新闻，说的是根
据一项在法国西南部农场中实验的新技
术，柴油可以从法国名菜“煎鹅肝”中提
取。在这则新闻中，一位名叫让·马克·迪
布瓦的草根农场主称，将肥鹅油脂（制作
鹅肝的下脚料，经常被扔掉）加热到 65 摄
氏度，然后将钾和浓度为 10%的酒精混
合，倒入热的油脂中，让其产生化学反
应。经反应和沉淀之后，生物燃油浮在上
层，而甘油则沉在下层。据说，生产这种
生物柴油的成本和普通柴油差不多。可
见法国对柴油的热衷。

但随着法国雾霾状况越来越严峻，法
国政府已经开始有向柴油“开刀”的意
思。法国环境生态部长菲利普·马丁已经
表示，本周末就会与雷诺和标致等法国汽
车生产商会面，讨论这些厂商未来在柴油
汽车工业战略的问题。至于柴油未来在
法国汽车工业中的角色，就让我们拭目以
待吧。

安徽省桐城市有两张驰名古今中外
的名片：一张为早已彪炳中国文学史册
的“桐城派”，另一张则是早被载入 《中
国名胜词典》 的国家 3A 级风景区“六尺
巷”。借着工作的闲暇，我慕名前去游
览。

“六尺巷”位于桐城市区西环城路，
东起西后街，西抵百子堂，为市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巷子全长 100 米，宽 2 米 （六
尺），巷子路面全以鹅卵石精心铺就。巷
子两边分别是清朝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宰
相府邸与吴氏宅墙院的围墙，围墙内树木
参天葳蕤，围墙外穿巷绿风清幽。

“六尺巷”本身，其实并无什么锦绣
美幻之处，只不过是小县城中的一条普普
通通的小巷而已。即便是现在已经成为国
家 3A 级风景区之后，增添了诗画照壁、
诗山、曲廊、围墙及“懿德流芳”、“礼
让”两牌坊等景点，也还是那么的素朴无
华。

然而，“六尺巷”又确实不是一条普
普通通的小巷，而是一条名驰遐迩的名
巷，其名就出名在它的由来上，就出名在
它的故事中。据 《桐城县志略》 载：清康
熙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居宅旁有空地，吴氏
越用之。张氏家人驰书于都，张英批诗于
后寄归，劝告家人：“一纸书来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
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
吴氏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成此巷“六
尺巷”，并成为劝人友善、和睦、相敬、
礼让的鲜活教材。从此，“邻里礼让、友
善和睦”的美德，不但成为了张、吴两家
代代传承的家风，而且更成为了西后街区
一带的“街风”，乃至于成了整个文都桐
城的“城风”。

“桐城六尺巷，和谐名城扬”。在六
尺巷中徜徉，桐城的文友边走边给我讲
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六尺巷轶闻”：那是
2008 年 2 月 21 日的事儿，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吴仪来桐城视察，在与讲解员谈到
即将视察的六尺巷时，吴仪风趣地说:

“我知道六尺巷的故事，那时的吴家做得
不太好。”吴家今人评说吴家古人，引得
周围人笑声一片。在六尺巷视察时，吴
仪对六尺巷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看
得非常仔细，临离开时，吴仪很严肃地
说: “ 六 尺 巷 的 故 事 告 诉 世 人: 大 度 做
人，克己处事。”而在 《桐城县志》 里，
则 收 入 了 这 么 一 则 “ 六 尺 巷 大 事 ”：
1956 年，毛主席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
金时，曾经讲到这个故事，吟诵了那四
句诗，形象地阐述了国与国之间只有遵
守和平友好准则，谦让、平等，才能推
进两国的友好关系。

在六尺巷中徜徉，我几乎忘记了自己
“游客”的身份，因为这儿几乎没有什么
称得上风景的视野耐人欣赏；然而，我又
非常清晰地觉得自己的周遭全被世间最美
最美的风景包围着、簇拥着、温暖着，耳
畔就反反复复地震响着为“一纸书来只为
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谱就的家风强音，眼
前就穿越出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一
生为人宽厚的张英先生，晚年归隐附近龙
眠山时，与乡民友好相处，路遇挑柴人都
主动以礼相让的动人画面，就想：

这“六尺巷”何其只有区区六尺？在
我们的眼中，它是世界上最宽最宽的、

“宰相肚里能撑船”般的康庄大道——它
的 “ 宽 ” 不 是 宽 在 “ 六 尺 ” 上 ， 而 是

“宽”在人们的心灵境界与和谐礼让精神
上。

这“六尺巷”又怎么只有桐城一处所
独有？在我们的心中，在神州大地的版图
上，处处都应该有一条“六尺巷里家风
深”的“六尺巷”；在每个人的心田里，
都应该有一条“远亲不如近邻”的“六尺
巷”——中华民族和睦谦让的美德，闪耀
着超越时空的思想光辉！

霾锁花都谁之错
□ 胡博峰

交通茶馆是重庆市一家开了

近 30 年的老茶馆。茶馆不大，老

式木架结构，房梁参差不齐，灰黑

的砖瓦和斑驳的墙体透露出独特

的年代感。很多人在茶馆里一坐

就是一天，他们喝喝茶，聊聊天，

打打牌，追忆着那些难以忘怀的

城市老茶馆味道。

周 会摄

老重庆的味道

友人说：“鱼关，就是关鱼。鱼儿进
了鱼关，就再也出不去了！”其实，鱼关根
本没有关门，只是丹江河边的一个库
汊。不过，在初春时节，鱼关竟然出现了
鳜鱼闹春的胜景，仿佛还真是被“关”在
里面一样。

原来，鱼关湖边有许多石洞。石洞
的水与湖水相连。一到春天，成群结队
的鳜鱼就从这些石洞里游出来，游向鱼
关湖，连绵不断。有人用竹篮在石洞里
捞鱼，一次就是半竹篮鳜鱼。看到这些，
我惊讶得合不拢嘴儿。这个石洞究竟有
多长？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鳜鱼？它们究
竟是从哪里游出来的？为什么单单是鳜
鱼？友人看着我们惊讶的眼神，便给我
们解开了谜底。

鳜鱼闹春与石洞的大小长短并无关
系。出现鳜鱼闹春的胜景，其实与鳜鱼
的生活习性有关。原来，鳜鱼系浅水鱼
类，不善于长途游泳，一般生活在 2 米
—4 米的浅水中。鳜鱼有冬眠的生活习
性。每到冬天，鳜鱼或躲到河底的水草
里，或藏在与湖水相连的石缝里过冬。
到了春天，天气回暖，鳜鱼钻出石缝，开
始扑捉食物。这就是鳜鱼为何从石洞里
钻出的原因。不过，鳜鱼闹春的时间很
短，不是一般人都能见到的。

听了友人介绍，我茅塞顿开。原来，
“桃花流水鳜鱼肥”诗句里竟然蕴含着这
么多的科学道理。不过，这种丹江河中
最名贵的鳜鱼味道究竟如何？中午，我
便有幸吃到了鳜鱼。

夹一块鳜鱼，送到嘴里，仔细品尝。
肉质细腻，刺少肉多，味道鲜美，让人胃
口大开。友人说，鳜鱼之所以名贵，主要
是因为鳜鱼具有巨大的食疗作用。一是
可以治疗肺结核。据《医说》记载，古时
候越州有一位姓邵的女子，18 岁就患了
痨病，久治不愈。一次，偶尔喝了鳜鱼
汤，竟然意外痊愈。二是可以杀死肠道
内的寄生虫，具有益脾补血、强身健体之
功效。三是因为鳜鱼热量不高，又富含
抗氧化成分，所以具有美容养颜之功
效。鳜鱼如此名贵，难怪古人爱恋，当然
是“斜风细雨不须归”了。

走时，友人拎出两条鳜鱼，我欣然接
受了。不过，临别时，友人红着脸，低声
叮嘱说：“鳜鱼虽好，但也有缺点。鳜鱼
背鳍和臀鳍的刺尖上有毒，刺伤后会疼
痛、发热。制作时，要先把这两部分剁下
来，以防不测！”

我看了看为鳜鱼脸红的友人，心里
禁不住暗笑：其实，他大可不必为鳜鱼这
小小的缺点而脸红。人无完人，何况一
条鱼！如果鳜鱼刺尖上没有毒，也许，它
就不那么名贵了！

六尺巷里

□ 江志伟

六尺巷里

□ 江志伟

鱼关鳜鱼

□ 田 野

我几乎每半个月就有飞往全国各
地的机会，世界之于我，不过是一抬脚
的距离，可是，好几年了，我还不知道对
门叫什么，秦始皇兵马俑、喀纳斯水怪、
布达拉宫，我都不感觉神秘了，可对门，
神秘莫测。

在这幢楼住了三年，一年有二百天
睡在这里，我依然不知道对门姓甚名
谁，甚至大路上看到，也会形同陌路地
走开，我们只是对门，没有兴趣相互认
识，至今，我不知道对门家里到底什么
布局，一眼也没有看过，我只知道他有
一个漂亮的鞋柜。

我为什么会知道那鞋柜？为什么
会知道他是我的对门？仅仅是因为好
几次我们在门口遇到。

不是说远亲不如近邻吗？只是都
市人没兴趣也没必要去敲开相隔不过

两米的铁门，您找他干什么呢？聊天
吗？借酱油吗？忙碌塞闭的都市人不
喜欢你的无聊，他会用陌生疑问的口吻
问你：“你找谁？”

我非奸非盗，只是对门，非友非亲，
只是对门，于是我们老死不相往来，老
早听说过一则故事：一家人发现对门大
白天的，家具电器全搬走了，他上来下
去好几回，都认为那是在搬家，后来才
知道，对门被盗了。

不是他对偷窃漠然，只是确实不知
那伙贼并非对门主人。假如有一天对
门被盗了，我是否会有警觉呢？我也不
敢断言。

对于对门，只在一个时刻感觉到他
的存在：开门关门。坐在客厅里，听到
脚步在对门停了，有开门的动静，哦，他
回来了。又过了一会，他“砰”地关门

了，哦，他走了。至于他是个什么样的
人，我不知道，也不想了解。

对于对门我只知道这些：夫妇二
人，四十来岁，略胖，有一个女儿，十七
八岁，还有只漂亮的鞋柜，就这些。

有房有车，安然享受都市生活后，
猛然发现霓虹灯下那一张张面孔如此
生硬冷漠，不由想起年幼时的农家小
院，那里住着相处几代人的邻居，相邻
小院不过人头的矮墙，坐在院里就可以
闲聊，小时候的我，常饭点过了还不回
家，回去时已在别人家混饱了肚子。

那时我们穷、我们生活单调，但是我
家对门，绝不会看着我家被盗也不自知。

阿姆斯特朗从月球回来好多年了，
几十万公里的距离，他到达了，而我，和
我的对门，两米距离，却咫尺天涯，从未
想过抵达。

对门的距离 □ 朱绍琼对门的距离 □ 朱绍琼

3 月 21 日，世界睡眠日，我第一次
听说还有这个节日。

最近，我经常失眠。辗转反侧中，
想着世界睡眠日，我琢磨了三个问题。

业余时间，我喜欢拿起笔来，记录所
思所想、所见所闻，润色整理后，投给相
关的报纸杂志。随之不断有散文、随笔、
旅游、读书之类的稿件在报刊发表，陆续
有稿费寄来。每当看到自己的文章和名
字出现，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每当收到
稿费汇款单，无论数额多少，都会开心不
已。时间久了，我沉醉其间，有时半夜想
到一个好的构思，立即会起床拿笔记下
来，继而好长时间睡不着觉。连续几天
在百度搜不到自己的文章，就会郁闷不
已。久而久之失眠成了家常便饭，时不
时地会有烦心的感觉。妻子不解地问：

“喜欢写东西是好事，但毕竟是业余爱
好，干嘛让自己这样遭罪？”

周末，回家看望母亲。老人家非常
开心，我和妻子一边和母亲说话，一边
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中午时分，刚要
吃饭，接到朋友的电话：“今天休息，大
家都有时间。几位要好的同学聚一聚，
好好喝两杯。”我刚解释完，同学就说：

“你母亲那儿经常见面，但你不能不顾
同学之间的感情”。没办法，放下电话，
我向母亲说明了原因。年近八旬的她
沉思片刻说：“那好，去吧。不过，你有
这么忙吗？连和我在一起吃顿饭的时
间都没有？”

我和妻子买房子在外居住，已有几
年。小区处于市区中心位置，闹中取
静，各种设施非常便利，买房的时候价

格比较低。又过了两年，买了一辆车。
房和车都有了，这不就是以前梦想中的
生活吗？每每想到这些，我们俩乐得合
不拢嘴。慢慢地，我发现楼下邻居搬到
前面的别墅里居住，对门的夫妻两人各
一辆车，这两天女的又新换了一辆宝
马，多让人羡慕。好友聚会时，几杯酒
后，我向好友诉说这事，好友吃惊地说：

“你还不知足？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
班。当初没买房，现在想买，看看价格，
头一下子大了。我现在非常羡慕你。”

干嘛这样遭罪？你有这么忙吗？
你还不知足？妻子、母亲、好友的话让
我想了许多。原来我常常失眠，是为自
己所累。

不知不觉间，我睡熟了，睡得非常
香甜。

失眠三问 □ 姜炳炎

进入3月以来，巴黎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无风少

雨，PM2.5和PM10指数连续多日严重超标。雾霾成了

当下法国最热门的话题。

六尺巷何止有区区六

尺？在我的眼中，它是世界

上最宽最宽的、“宰相肚里

能撑船”般的康庄大道。


